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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的“航天之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钱学森 1959 年 9 月 24 日撰
写的自传，这也是他入党材料的一部分。自传里，
他追忆了自己选择信仰的历程。“我当时是信服科
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的那一套不信了，觉得
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1911 年 12 月出生于上海的钱学森，大学毕业后
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5 年 9 月进入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 年 9 月转入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航空系，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
空、数学博士学位。1955 年，钱学森回国，3 年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

“我于 1935 年去美国，1955 年回国，在美国待了
20 年。20 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
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
能为人民做点事。”

“为人民做点事”，是钱学森的人生信条。
历经艰难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新中

国的建设热潮。几十年来，钱学森始终保持对马克
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
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

信念不动摇。
1991 年 10 月，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仪式上说，这
一辈子有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 1955
年，钱学森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
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
超过了我。钱学森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
激动。第二次是钱学森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学森得知中央组
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
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钱学森把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和人
民。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
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
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一份自传里的家国情怀
○ 新华社记者 郝晓静

在亚欧大陆桥上，曾有一条秘密的红
色交通线，从“东亚之窗”满洲里通向莫
斯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条交通线
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起联系，探寻救国
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后代
沿着这条交通线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
建设事业中。

共建“一带一路”，百年交通线换了角
色，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道。

时 光 荏 苒 ，这 条“ 国 际 桥 梁 ”承 载 着
“ 救 中 国 ”的 历 史 风 云 ，更 凸 显 出“ 强 中
国”的现实风景。

交通线的“秘密”

1924 年 6 月的一天凌晨，3 辆马车从
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出发，直奔国境线的方
向。天光微明，12 匹膘肥体壮的快马分
别拉着 3 辆车奔驰，“哒哒”的马蹄声回响
在旷野中，惊动了执勤的东北军哨兵。顷
刻间，枪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赶
车人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
纷飞的弹雨。

车上坐着李大钊和其他 5 位代表，在
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有惊无险地越
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
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
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线。”满
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占信说，

“其中经满洲里出境前往莫斯科的交通线
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条
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

晋丰泰杂货铺、承和顺估衣铺、苏侨修
鞋铺……翻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满洲
里地图，一个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点，
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这些都是共产
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地下交通站。

从 1920 年开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
党相继在满洲里设立了十几个秘密交通
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党
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参加在莫斯科
召开的中共六大、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等，
都通过满洲里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
会、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
会 ，都 是 经 过 满 洲 里 秘 密 交 通 线 出 境
的。”徐占信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
传播的过程中，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线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绿树掩映着
一栋白黄相间的三层建筑。1928 年，中共
六大在此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
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 年 4 月开始，参加中共六大的代
表陆续从国内出发，乔装成教师、商人和
游客等，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秘密前往莫斯
科。国内出发的代表中，有一多半经满洲
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罗明曾在回忆录中写
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来到满洲里
后，先乘马车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山地，然
后趁着夜色爬山过边境，许土淼当时患有
肺 病 ，为 了 不 被 发 现 ，一 路 捂 嘴 忍 着 咳
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许土淼病情加
重，最终在莫斯科医治无效病故。

罗章龙、张昆弟、黄平等代表则是分
批从满洲里乘马车过境。他们在哈尔滨
六大代表接待站领到一个过境的号码牌，
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找到车灯上
写着同样号码的马车，将号码牌交给苏联
马车夫，车夫就会将他们送出境。

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还有的代表
躲在草料车上狂奔出境、有的在浓雾中沿
着铁路线走着出境……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有
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
的脚步。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铺，
是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杂
货铺一共四间房，后面是个大杂院，院里
有两个储白菜的地窖可以藏人，杂货铺里
还 有 个 小 地 窖 ，来 不 及 跑 也 能 躲 在 里
面。”86 岁的杨文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小
时候生活过的晋丰泰杂货铺。

杨文华的父亲杨永和从 1934 年开始
负责晋丰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母亲林凤
珍则带着她和姐姐为父亲的工作打掩护。

1937 年，满洲里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网
络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杨永和一家被捕
入狱。“中国人不怕死、不怕苦，不会在敌
人面前低头。”杨文华回忆说，“母亲在狱
中遭受严刑拷打，没向敌人透露任何信
息。”杨文华母女三人后来被释放，但却
和父亲断了联系。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母女三人回到满
洲里，盼着与杨永和团圆。“又找了两年
多，才知道父亲早已被杀害。”

1920 年至 1937 年，经满洲里出境的红
色交通线存在了 18 个春秋。交通线被破
坏后，多数交通员被捕牺牲。因为他们工
作隐秘，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甚至家人
在很久后才知道消息。

莫斯科郊外归来

1950 年 7 月底，一列苏联火车缓缓驶
入满洲里火车站。

车门打开，30 多名孩子冲上站台。12
岁的柴娥丽、13 岁的肖苏华和 14 岁的李
多力在孩子堆中好奇地四处张望，他们回
到了从未谋面的祖国。

这批孩子多是在苏联出生、长大，他
们的父辈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革命先辈沿着
亚欧大陆桥的红色交通线前往苏联工作
学习；多年后，他们的后代踏上父辈走过
的路，回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各项事
业中。

柴娥丽的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烈士，
父亲在晋察冀战役中牺牲。“我很小的时
候父母就牺牲了，但我是党的女儿，从不
觉得自己是孤儿。”柴娥丽说。

1966 年，柴娥丽从当时的北京对外贸
易学院毕业，开始从事机械汽车等进出口
工作，见证了国家工业贸易的发展。柴娥
丽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苏联、日本
进口汽车、工程设备产品，觉得都特别先
进，到了 80 年代末，国内的工厂陆续发展
起来，街上出现了很多国产车。”

“我一辈子做进口贸易，直到 90 年代
初退休之前的那几年，终于开始搞出口
了。”柴娥丽开心地说，“现在国家的制造
业发展越来越快，出口的品类比我们那时
候多多了。”

85 岁 的 李 多 力 回 顾 自 己 的 一 生 ，将
1961 年列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从
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转学到哈尔滨军事
工程学院，并在学校光荣地入了党。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后，先在坦
克专业学习，后来学校将他调入新成立的
固体燃料专业，1961 年他转入哈尔滨军事
工程学院，又转去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

“我就想为了国防建设学本领，国家需要
我学啥，我就学啥。”

李多力说：“那时国家的导弹研究刚
刚起步，有些课程还没有教材，我买了不
少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俄文书学习。”1964
年毕业后，李多力开始参与液体火箭发动
机的制造工作，直到 1991 年退休。

1936 年 ，肖 苏 华 的 父 母 从 满 洲 里 出
境，沿红色交通线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习。1937 年，肖苏华在莫斯科出生，
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赶回国内
投身革命事业。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
童院，大家都叫肖苏华“李忠·维佳”，这
是用父亲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来的名
字。直到回国后，十几岁的肖苏华才有了
正式的名字。父亲为他取名“苏华”，象
征中苏间的友谊。

在苏联生活期间爱上芭蕾舞的肖苏
华，回国后继续从事芭蕾舞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
他融合红楼梦、白蛇传、三星堆等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创作舞剧舞蹈作品，将中国
风格的舞剧推向世界舞台。

和 李 多 力 、肖 苏 华 等 一 起 在 苏 联 伊
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肖立昂，回国
后 成 长 为 我 国 第 一 批 水 下 摄 影 师 。 他
说 ：“我们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不管干什
么工作都要求自己兢兢业业，把祖国建设
得更好。”

向北开放桥头堡

2009 年，李多力时隔 59 年再次回到满
洲里，眼前的城市令他感觉陌生又激动。

矮小的火车站台、稀松的小平房、成
片的庄稼地……这是李多力 1950 年回国
时，满洲里留给他的印象。

繁忙的国门口岸、高楼林立的现代街

区、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曾经的“红
色桥头堡”满洲里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

“红色交通线”如今成了亚欧经贸往来的
通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大批物资通过
满洲里运往国内，有力支援了国内建设和
抗美援朝。王同月老人在 1954 年进入刚
成立的满洲里铁路换装处工作，负责出入
境物资的装卸，亲身经历了那个中苏铁路
运输的繁忙时期。他曾回忆说：“票房以
北是苏联车，以南是中国车，轨道上的车
都是满的，我们 1000 多名换装工人，每天
三班倒，不停地装运物资。”

半个多世纪以来，满洲里一直是国际
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而“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为“东亚之窗”满洲里带来了
新的使命与机遇。

悠扬的汽笛声响起，一列满载货物的
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国门，沿着亚欧大陆桥
驶向欧洲。满洲里已成为中欧班列东部
通道的重要口岸，经由满洲里铁路口岸进
出境的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超过 50 条。

在 全 球 疫 情 下 ，航 空 和 海 运 出 现 不
同程度停运、减运等情况。中欧班列发
挥安全高效等优势，不断开拓新业务、增
添新线路，为保障中欧及沿线国家物流
畅 通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2020 年 ，经 满 洲
里 口 岸 进 出 境 中 欧 班 列 达 3548 列 、
324310 标 箱 ，较 上 一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35.1%和 37.6%。

火车驶出满洲里，进入俄罗斯赤塔，
这里曾是中共六大代表从满洲里秘密出
境后的第一站。如今，赤塔地区积极开发

“红色旅游”资源，与内蒙古自治区共同
开展跨境旅游。

“俄中边界全长超过 4000 公里，很有
利于两国增加和发展经济协作。”俄罗斯
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人工智能、神经技术
和商业分析实验室主任铁木尔·萨德科夫
说，“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

‘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
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同时拓展科技创
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贸易往来依旧密切。海关
总 署 发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一 季
度 ，中 俄 贸 易 额 同 比 增 长 15.4% ，达 到
292.65 亿美元。

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
席、负责保护企业家权益的俄总统全权代
表鲍里斯·季托夫说，俄中在合理的互利
原 则 基 础 上 发 展 经 贸 合 作 ，按 计 划 ，到
2024 年，两国将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 2000
亿美元。

季托夫指出，有必要提升中小企业在
双边贸易中的份额，更加积极地安排成千
上万俄中企业家相互往来。

张志强是满洲里一家商贸企业的负
责人，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和妻子挎着背
包往返中俄两国，进行小商品贸易，后来
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商贸公司，代理出
口农业机械、工程设备等大宗商品。“现
在交通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中小
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得到的支持和便利越
来越多。”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俄中研究中心主
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我认为俄中
合作禁区和上限是不存在的。因为把我
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是这种现实的、
务实的双边经济利益，还有我们对时代大
多数现实问题观点一致。”

亚欧大陆桥上的交通线，运送过探索
救国道路的革命者，接回了革命者后代建
设祖国，又为新中国建设输送过重要物
资，如今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承
担起更丰富的发展任务。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 12日电）

追寻“红色国际桥梁”
—— 亚欧大陆桥上的百年交通线

○ 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胡晓光 丁铭 魏婧宇

“呜——”4 月 27 日上午，伴着火车鸣笛声，
每日一趟的“通道转兵号”红色专列抵达湖南通
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
……”当采访组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迎面而来
的，是一阵阵激昂的歌声。在通道转兵纪念广
场上，矗立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
闻天同志的大型雕像。各地前来参加党史学习
教育的党员们在雕像前高声歌唱、直抒胸臆。

万万火急！中央红军通道转兵

追寻转兵足迹，聆听红军故事，那段波澜壮
阔的峥嵘岁月仿佛又闪现在眼前。

通道转兵纪念馆内，有一份万万火急电令
复制品，原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万万火急！
容不得半点的等待和停留。

1934 年冬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翻越老山
界，来到通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一步生
死棋。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
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会上争论异常激烈。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坚持
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
泽东坚决反对，与李德唇枪舌剑，据理力争。

毛泽东认为，敌军已经调集主力部队近 20 万
人，在湘西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
钻。红军此时应该西进贵州去创建新的根据地。

最终，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
等多数同志支持和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转向的方
针。会后，晚上 7 点 30 分，周恩来、朱德当机立
断，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万万火急电令。

万万火急电令发出的第二天清晨，中央红
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避开了敌人布
下重兵的包围圈，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
道转兵”。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
道：“部队在 12 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
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
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 3 万红
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党。”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

“神奇绿洲”，通道侗乡旅游兴县

红军的足迹遍布侗乡山山水水。这里，森
林覆盖率达 77.22%，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

“未被污染的神奇绿洲”；这里，侗族建筑、歌舞、
服饰、习俗保存完整，被誉为“侗族文化活态博
物馆”。

近年来，依托红色党史文化、绿色生态文
化、彩色民族文化，“转兵之地”通道明确了“生
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高位推
动旅游二次创业，全域、全业、全季围着旅游转。

通道转兵纪念地入选国家 30 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自 2014 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游客
600 余万人次；2019 年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成立以
来，共接待省内外党性教育培训班 210 期 1.1 万
人次，红色旅游影响力日趋扩大。

2020 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通道接待游客
仍超过 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2.8 亿元，以旅
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4%。

“红色文化”，谱写侗乡新华章

追寻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芋头古侗寨，只
见鼓楼、吊脚楼掩映在群山中，造型别致，风景
优美。“一盏马灯”的红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
年村民杨再能翻山越岭几十公里给红军带路，
红军回赠一盏马灯给杨再能照明回家。

“一盏马灯”照亮了山路，点亮了古侗寨。搭
乘通道发展旅游的春风，素有“大山里的侗族布
达拉宫”美誉的古侗寨已入列国家 4A 级景区。

寨里一家名为“侗乡秘境”的民宿惹人注
目。屋主吴永桃把民宿收拾得干净、漂亮，8 间
客房住满了客人。旺季时，她曾半年挣了 9 万多
元。在她的带动下，村里陆续开起了七八家民
宿，给当地村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

“红色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相信会有
更 多 人 来 这 里 浸 染 红 军 精 神 ，我 们 的 日 子 也
会越来越好 。”吴永桃告诉记者 ，侗乡人民都
喜欢唱侗歌。如今，侗歌唱响致富路，侗乡迈
向新征程。

【短评】

实事求是得胜利
“通道转兵”永载史册！在“强渡湘江血如

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
选择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了“出路”问题，
从而挽救了红军，拯救了党，夺得了长征的伟大
胜利。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数事
实反复证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建党百
年之际，我们重温红色历史，不忘初心使命，更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今日侗
乡人民，正发扬“通道转兵”精神，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大力推动旅游兴县，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

“转兵之地”谱写侗乡新华章
○ 怀化日报记者 李青青 通讯员 吴祥淼

通道原县城（今县溪镇）资料照片。 图片由怀化日报社提供

今日县溪镇。 （图片由怀化日报记者 陈湘清 摄）

一列货运列车经过满洲里国门（2020 年 11 月 17 日摄）。 新华社发（果乃轮 摄）


